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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这个词铁扬先生用过。

放在王律的身上也合适：他的产量之

多，涉猎之广，活动之勤，硕果之茂，都是

“劳动者”的佐证。他的作品和工作室是

“跨界”“多元化”的，这也是他和他工作室

的特色。别人“专”，他却“五彩纷呈”。

在省会几十家文化工作室中，只有他

是唯一被命名为跨门类的“文艺评论家、

收藏家”两栖工作室。

劳动者是“国之大者”

他是省会文艺界的“劳动者”。作为

劳动者，他的身上既有几十年如一日的春

耕秋收，又有孜孜不倦的创新与探索，在

探索中创新，在继承中弘扬。

“我的工作室展厅最小也最大！”

在纪念《团结就是力量》诞生80周年

红色教育宣传活动上，“室主”王律对我说。

我们相识二十多年，知根知底，他的

话我信！

走了省会几家工作室，王律的名家工

作室最大，不仅面积大，而且极其丰富，积

其大成。“大”不仅仅体现在面积、形式，还

在于其精神和涉猎内容，大是有宽度和广

度高度。

说“最小”，是与其他文博展馆比，红

色印记展厅不足200平米，当然最小，但大

家参观后有一个感觉：就是用最小的的场

地、最短的时间可以看到省会最多的红色

亮点，这岂不又是“最大”？

“我的工作室藏品最多也最少！”

在领着我参观了工作室后，他又冒出

一句。

我知道，这里摆出来的仅仅是其“多”

中的之一小小部分，还有更多在“金屋藏

娇”，限于场地还在“深藏”。说不定哪一

天，他又会倾囊而出。他热情和热心，只

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文化传承，一高兴就

“合盘端出”。

他说的“最少”，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含

义，那就是二十多年来，他把众多藏品先

后捐献给全国几十座红色纪念馆、博物

馆、档案馆，单西柏坡就前后六次赠送数

十件各个历史时期藏品。他留在自己手

上的东西越来越少，但他觉得让社会分享

才是“最多”！

我喜欢这样的性格，这样的人！这样

的“劳动者”，有本职工作，还要本着文化人

和知识分子的担当，利用八小时之外多去

“劳动”，像农民，不，比农民更像农民；像工

厂里的工匠，不，比工匠还工匠！多年来，

这些“编外”“劳动”让他早生华发，头上有

了为梦想而留下的珍贵之“阳春白雪”。

和他在一起，能畅怀一笑，笑得开，笑

得不藏不掖，还能在轻松中获得知识、趣

味及意义。

这是我多年和王律打交道留下的

印象。

“不讲究”的“劳动者”

为名家工作室“画像”，除了指定，我

“自选”了王律。

他的“名”是名副其实的，即使没有工

作室这个平台。他也闲不住，身上像安了

转轴。别人不找他，他也会主动去“找事

儿”：从业几十年的新闻敏感性使得他更

敏感更善捕捉。他的脑里总有一张“脉络

图”，知道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儿，提前

很长时间就去谋划。

按说名人“讲究”，他却“不讲究”：偌

大名人，穿衣随随便便，拎个普通却又高

深、不符合其名家身份的布兜兜，毫不在

意地极其不讲究似的挎在肩上，在省会很

少有知识分子这样挎包儿。一般知识分

子都整个皮包夹腋下。他包里永远鼓鼓

囊囊，不知何物，见了你，变戏法儿似的，

从兜里摸出一本新出的书，要不就是年历

或史料，给人“大年的温馨”。

衣着上看似“不讲究”，其实他穿的是老

式布衣和褪色旧鞋。有复古之风，追求的是

自然之韵，太板板正正了，不适合行走。他

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他收藏是需要资金

的，这里“不讲究”，是用在了“刀刃上”。

同样居石家庄，他三天两头就能有一

本新作。在报刊也常有大作如雷电频闪，

抓人的眼球……

在石家庄大剧院名家工作室陈列的荣

誉证书、奖杯、著作就是他“可爱的成果”。

相识二十多年，他“名声”在外，这“名

声”不单是报人，还有文物鉴藏、诗词书

法、红色教育、评论研究等都在涉猎；他的

“大”还体现在嗓音大，个子不高，但声音

高亢如铁淬了火，气可冲天。在古玩市

场，隔老远数次听见他特有的声音在和摊

主谈价，听声音，就知道他也来了……

市文联成立五十周年有一场汇报演

出，我们四位作家台上诵读，他则是独当

一面，一个人整“单口相声”，一个人身穿

红色唐装讲述“石家庄故事”，口吐莲花，

声震屋宇，惹得满堂彩……

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他年年牵头组织省会文艺界座谈会，

十多年来成立12个少先队“国歌中队”，担

任石家庄市几十所学校校外辅导员，宣传

中华传统文化和红色历史，给小学生讲，

给中学生讲，给大学生讲，给老年人讲，在

燕赵讲坛讲，现在更是在石家庄大剧院名

家工作室讲，面对的是省会市民……

他如一粒文化星星之火，在省会城市

人文空间中，用个人之光串起历史、过去、

昨天、现在和未来……

收藏“劳动者”

王律职业为报人，当过一线记者，编

过副刊，当过部门主任，记不清有多少次

担负重要采访任务，完成了省市、历届报

社领导交给的采写任务。

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那本“红色报人”文

集。此书一出，送来了本土的史学专家王

律，从阅读本书的那一刻开始理解和了解

王律。省会因为有了他，很多的历史得以

留下，安娥的故事就是在他笔下得以记录。

他牵头编写了《石家庄文艺通史》，让

省会有了自己的文艺通史。

王律在精主业的同时，业余时间用来

做学问，成了生活中的“有心人”。在史

学、文学、艺术、收藏等等各领域卓有建

树。他获得“感动省城的十大人物”等几

十个全国省市荣誉。

他是热情热心的劳动者王律，爱张

罗，人脉广，记忆好，经过他有些事情“办

成了”：沙飞铜像树起，白毛女陈列馆建

成，“国歌教育馆”开馆，解放区年画展出，

《战地木刻》发现，最早正太饭店影像收

藏，人民币诞生地保护，华北大学校史出

版，燕赵诗社恢复成立，百年国剧社重新

挂牌……

以个人之坚持和韧劲，促成很多的事。

诗词“劳动者”

王律爱诗，是发自骨子。他的诗词产

量年年五六百首，有两年还接连突破千首。

他工作室另一内容是弘扬中华诗

词。王律文学创作，也以诗词赋见长，随

口而来，快速成诗，随写随诵。他以工作

室为桥，将省、市诗词协会与省市评论家

协会及晋察冀文艺研究联系在一起，书

法、戏曲等多种文化有机交融。他多次举

办诗词活动直播和五四青春诗会、六一儿

歌、清明端午等主题诗歌诵读活动。

熟悉王律的人知道，他以前从来不用

智能手机，没有微信和QQ,多年用的是按

键式手机。也许是忙，也许是为控制自己

不去碰网，把珍贵的时间用在工作室和创

作上。有了工作室，需要对外联系多了，

需要传送的资料也多。他才“跟上节奏”，

让爱人给买了智能手机。

他在诗歌领域耕耘，古体诗词、骈文

辞赋、现代新诗、儿歌童谣等多种形式并

举讴歌时代，传播红色文化及中华文化，

出版有诗词作品集数部。

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注重

继承民族传统、弘扬古老诗词艺术、坚持文

化自信和古为今用、新旧融合的创作手法。

传承红色文化“劳动者”

石家庄是北方“戏窝”。

正定是元曲诞生地。石家庄丝弦曾经

进京演出，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王律是

戏曲爱好者也是戏曲文化研究专家和学

者。戏曲文化也是他的研究对象。红色历

史研究中，他没有忽略晋察冀戏剧文化，他

的藏书中有戏剧。当名家工作室成立需要

场地时，石家庄大剧院敞开了大门。

工作室成立，对他有了更固定活动阵

地。他推出戏剧展等一系列活动，平均每

周举办一次活动，多时两三次，涉及人员

上万人次。省外艺术家来省会交流，也会

到王律工作室参观。

工作室建有“石家庄红色印记收藏展

厅”，展示省会红色热土涌现出革命旧址、

英雄人物、文艺经典等百个红色印记。开

展后，接待省会十余所高校和中小学师生

及中国人民大学和保定、衡水、邢台等地

宣传部和文博单位专家领导。

王律的工作室犹如一个小图书馆，数

千册图书供市民免费阅读，举办“冀版书

刊系列收藏展”，石家庄市图书馆授予首

批“馆外读者服务点”，河北师大、传媒学

院、铁道大学等多所高校定为红色研学、

素质教育基地。

这些书都是他省吃俭用买来的，他

“不讲究”穿衣打扮，其实是省下钱买了书

和资料，他的工资很多用在买书购资料。

他怀抱一颗爱心，捐款一次也落不下，只

要听说定要捐钱。

受他影响，爱人和孩子也成红色历史

和中华传统文化传播者。

工作室成立后，他走进学校、社区、农

村、警营举办红色主题活动，讲红色故事，

举办解放区年画展。在惠民书市，工作室

率带着省会六支英雄中队少先队员现场

红色诵读，传承红色基因，播撒爱国主义

教育的种子……

行走的“劳动者”

工作室长了“脚”，走出去传播红色文

化，平山、行唐、阜平、邢台、最远到保定山

西。晋察冀燕赵诗社复社是他工作室成

立以后浓墨重彩一笔。

晋察冀边区“燕赵诗社”，于1943年1

月15日在阜平县温塘村召开的第一届边

区参议会上成立。由聂荣臻、宋劭文等发

起，成仿吾、田间等著名诗人、学者参加。

诗社以“昂扬士气，激励民心，以燕赵之诗

歌，作三军之鼓角”为宗旨，在晋察冀边区

产生广泛影响。

王律执笔撰“燕赵诗社复兴缘起”（仿

邓拓《燕赵诗社缘起》），为当代诗坛留下

佳话：“自古幽燕，群雄并起，感慨悲歌，

千秋不绝。方今烽烟已逝，山河无恙，东

方既白，国运中兴。志士君子，聚诵省

垣，追怀八秩，愈慕前贤，定复社之大计，

期会盟于脂岸。正谓盛世传薪，夙缘殊

胜，诚宜砥砺士气，激昂人心，以燕赵之

风骨，作吟坛之号旗。为此复建诗社，邀

集酬唱，所望京华耆宿，太行游子，秉笔

逐梦，共襄斯举！”

在马兰，组织“燕赵诗社”活动，女儿

跟来了，参观中，他女儿用手机给别人拍

照，热情劲儿很像他，走了一会儿，女儿嘟

起小嘴，告诉我对他爸爸的“不满”：“就知

道忙！答应的事常做不到！”

忙，是他的事情太多！“做不到”肯定

是对孩子和家人缺少陪伴！

名家多有号，他的号为“石邑山人”，

“石邑”为中山国四古城之一，是石家庄发

蒙之名，而山是来自中山国和太行山，山人

是山顶和高原高峰上的人，是追求学问的

山高水长，也是文化的标准文艺的标高吧。

文化无声胜有声，会像春雨一样濡染

大地……

王律觉得这样的“劳动”值！

于他，劳动者其实更是服务者，他的

所有“劳动”，从工作、爱好及工作室都是

在为社会、为文化、为历史、为人民服务，

他的工作室更是服务市民的阵地和窗口!

他要做永远的“劳动者”。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它在唱着什

么歌？”

我时常坐在庭院、公园、树林里，抬头望

着周遭的树木，侧耳倾听动人的鸟鸣，发呆，

陶醉，如此暗问。有时，是设问，闻其声，观

其形，已知是“老相识”。有时，果真疑问，

或只识其声，不识真容；或见所未见，闻所

未闻。但，大抵皆可撩动心弦，一时沉浸。

那是燕子的报春之歌。每年春天，母

亲都巴望着檐下的燕巢里，早日探出两个

黑色的小脑袋瓜儿，扯着嗓子对唱；很快，

添丁，转为合唱。“叽叽喳喳”，这歌声，在

屋檐、春枝、大地间飘忽，满是春归、新生

的欢悦。“燕子衔泥掠柳阴”。我最爱看燕

子在泛绿的柳梢头荡悠，穿梭，飞舞；不时

亮亮嗓，又忽地拖着“尾音儿”，展开剪刀

尾，轻盈地滑向一片嫩绿的田野。我也跟

着轻盈起来，春衫薄，心飞扬，爷青回，跑

跳着欣迎鸟语花香又一春。

那是布谷的劝耕之歌。“东风吹绿草，

布谷劝春耕。”布谷鸟，真没见过，只那熟

悉的“布谷，布谷”似声声号令，从林间发

出，催着乡亲们俯身田地，忙碌一年的希

望，养活一代又一代。父亲听这歌六十余

年，已成习惯，虽腿脚不利落，却仍拣稍近

的地块，力所能及地种些玉米、红薯、花

生、蔬菜。种与收时，都会说：“布谷一叫，

就想种。只要种下，就有收获，就饿不着

人！”以至于我这不懂农事之人，也能闻

“布谷”而动，帮父耕种，满足他的心愿，更

满足我怀乡的肠胃。

那是喜鹊的欢喜之歌。“喜鹊喳喳叫，

好事就来到。”遇有喜鹊登枝闹，母亲总会

喜上眉梢笑，“是有客来？”“是我儿考个一

百分？”“是我儿要回家？”继而乐呵一天或

几天。全应验不可能，但凡有好事，特别

是我回家那一刻，母亲总会眉开眼笑：“我

说树上喜鹊老是叫呢！”外出散步，我也盼

着听到喜鹊在枝头欢叫，且一厢情愿地认

为就是独为我而叫，然后心生欢喜，欢喜

地在工作、生活中邂逅或寻找、创造欢喜

之事，去应验喜鹊的“喳喳叫”。

那是乌鸦的悲怆之歌。“哇，哇，哇”，

一声比一声揪心。不知是否巧合，最爱我

的姥姥去世、出殡当天，都从屋后林间传

来了这“黑色”的叫声，再与满眼的白呼应

着，让我算是彻底怕了这单调、悲凄、哭

丧、瘆人的哀鸣。如若避之不及听到，便

想方设法极力排解因乌鸦叫声引起的压

抑不适，谨小慎微地面对一切。最终，倒

也没因此遭遇什么不快、不祥、不测，然后

长吁一声，打心底笑自己“迂”。不过，细

细想来，凡事三思而行，总不会坏事。

那是麻雀的乐居之歌。不管环境多

恶劣、人眼多冷凉，麻雀极强的适应力总

能让它们在城乡扎根，呼朋引伴地在枝头

欢快而歌。那歌声密集吵嚷、短促高频、

连声不绝，稍遇惊扰，忽地腾起一团“灰

雾”，从这树飘至那树，继续歌唱。小区楼

下一棵杏树上，常栖有一群“喳喳喳喳”的

麻雀，足有上百只，吵得进进出出的居民

心烦。我倒乐意听，无论清晨黄昏、酷暑

严寒、叶繁枝疏，那群麻雀常在，唱着乐居

的调子。我想它们也会有饿肚子、被驱逐

的时候，但对生活永远不离不弃，永远抱

团欢歌，像极了奔忙打拼的我们。有时，

还不如它们。

刷到一段视频，又听到了尘封记忆近

三十年的鸟叫，并附有这些精灵在树上唱

歌的视频及名字，着实令我欣喜。那似是

大杜鹃、四声杜鹃、噪鹃、鹰鹃、珠颈斑鸠

它们，专门为我唱响的一生不变的恋乡之

歌。想这歌声太久了！只一声就要落泪，

秒回村里度过的童年。

从小，我就爱仰头听树上鸟的歌唱，

并窥视它们优雅、闲适的倩影，羡慕它们

有双善飞的翅膀，能飞上枝头看到更远的

天地；羡慕它们有副嘹亮的好嗓，能用动

听的歌声赢得众人注目。故而，但凡听到

鸟在树上唱歌，我都要驻足静听，竟想要

变成一只鸟。

我就学爬树，“噌噌”爬上树梢，攀着

树枝，边摘果子边亮一嗓子。结果，惊飞

了旁边树上的鸟。是我唱得太难听？树

下小伙伴捂耳的举动、鄙夷的神情，似是

最好的评判，我只好用美味的苹果、桃李、

桑葚来弥补我对他们的“伤害”。鸟又回

到枝头，乐呵呵望着我们。

论高飞，论唱歌，我是比不过鸟的，但

我常爬上山顶老树的枝头，体验望远的乐

趣。那连绵起伏的群山、银白如练的溪

流、蜿蜒出山的公路、田野劳作的人们，还

有远远的那泓水库，以及更远的世界，皆

在视野之下。我骑在树上，唱着心底欢

快、向远的歌；从少年到中年，从山里到山

外，从农村到城市，我一直思念那棵树，时

常“飞回”树梢，向远而歌。

唱的啥，都不记得了。这不重要，重

要的是我一直如鸟一般，心中有歌，脚下

有根。虽乘着歌声的翅膀不停飞翔，但飞

得再远、再久，也始终未曾忘记深扎故土

之上的大树，未曾忘记我的来处。哪怕老

到羽毛稀疏、脱落，老到飞不动了，也定不

会停止歌唱，更愿骑在那棵老树枝头，唱

完最后一个音符，轻轻地如枯叶飘零，那

就算没白来人间走过这一遭。

我也是在一路且行且歌中，渐渐听懂

了枝头鸟的歌声里的滋味。也更懂得，这

滋味，不正是我、我们人间滋味的一种投射

吗？鸟的鸣叫，其实只是它们生命里应有

的单纯的鸣叫罢了，哪是什么歌？哪有什

么喜怒哀乐各种滋味？与其说听懂了鸟的

歌，不如说是听懂了我们自己。在悦耳婉

转、此起彼伏的林间鸟语中，安坐在老院阳

光里的父母，以及公园长椅上如父母这般

年迈的老人身上，那种令人艳羡的波澜不

惊、不动声色，更让我坚信了这一点。

懂得了这一点，我便多了些坦然与淡

然。什么燕子、布谷、喜鹊、乌鸦、麻雀，还

是其它什么熟悉的、陌生的鸟，它们只管

鸣叫，只管歌唱，也断不会为人间的悲喜

而歌。我是我，鸟是鸟；我做我的，鸟唱鸟

的。彼此遇见、共处，彼此看见、不扰，便

是人间最美好、最诗意的风景。若有缘将

心投于鸟，与鸟一起在树上唱歌，那不得

不说是一段人鸟相契的佳话了。

每每春近，人们就会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其

实，北方的田野里，对春最敏感的，当属经冬的麦

苗了。风气稍一变暖，苍绿的麦田便像浮起一层

春水，质地水灵了，颜色也悄悄换新。

也许历尽酷寒，才懂春天的可贵。麦苗子一

接收到春讯，便速速掀开残冰，努力拱起身子，向

着阳光舒展开了第一枚蜷缩的叶子。

细长的叶子打开，打开，等两三场雨飘过，麦田

里新绿就完全接管了老绿。绿色没住了老鸹的背；

鸟们按下翅膀，在垄间悄悄做窝，孵蛋，育雏。麦苗

子屏蔽了外界的打扰，鸟们信任这个隐秘的世界。

麦垄已是下不去脚了。要进去，得以脚尖儿

试探着分开麦叶，再踩下去蹚水般前行。此时的

麦子，叶鞘伸长，麦叶向上伸展，硬硬的麦秆儿刚

显雏形，新生娃娃般，谁舍得下脚去踩呢。

有时往麦垄深处走，前方忽然“嘎啦啦”斜飞

出一只黑鸟儿，人也惊一跳。嘿，老鸹呀！人们形

容麦苗长势时，爱说“麦垄里藏住老鸹了”，这黑厮

就是老鸹。这等懒鸟儿，不去枝上做巢，却以麦叶

为遮蔽——在麦垄里铺垫上碎草毛羽，做窝，孵

蛋，育雏，不声不响过生活。

起风了。整片麦田开始奔跑起来，麦浪起起

伏伏，生出了碧海滔天的气势。站在田头，好像站

在春天开来的大船上，有一种晃晃悠悠的眩晕

感。这时候，你就真切感觉春天啊——果真是流

水大船，是踏踏实实往前推进的。闪亮的阳光和

翻涌的波浪，打亮了一些心情，掩埋了一些往事，

也催生着新鲜的力量。

观望麦海跟陌上赏花，心情多有不同。相同

的是，你的心里都有一种力在鼓动，像种子忽然挤

破外壳萌了芽；不同的是，看花时，心气是温柔上

浮的；而在麦田边，你忽然就沉静下来，生出了一

种豪迈的意气，你会觉得心胸一下子拓开了，像麦

田那般盛得下风雨阳光以及倒春寒。

你嗅到了麦叶略带腥甜的鲜香，听到了风过

麦田的“唰唰唰”，想到了“含风宿麦”那春意饱满

的诗歌。“春雨初晴水拍堤，村南村北鹁鸪啼。含

风宿麦青相接，刺水柔秧绿未齐。”这首诗的作者

是方岳，一个祖籍徽州祁门、出仕也在南方的标准

南方人，笔下自然是南方之春。可以推想，他所在

的南宋，小麦已南渡长江。江南春的版图里，宿麦

偶尔一爿分布于稻田之间。鹁鸪鸟“果果果谷”的

鸣声，是南北共享的春日天籁。

在北方，第一声布谷啼，也总是从无边麦野的

翠幕里传出来，蘸着麦色，声声滴漏般报告着春天

的进程。

暮春风多，有时鸟声被刮得七歪八斜；麦苗很

兴奋，搂着风，婆娑起舞，舞成一首壮观的排律。

风骚又整饬，低调又昂扬。一波儿一波儿的麦浪，

从脚下次序推进，跑向远处。

一直跑向谷雨时节。

那时，大门楼下常常坐着老祖母，手里剥着豆

子、花生，或做着零碎的活计。她的目光常常望向

不远处的青绿麦地。

门外是雨，雨中是天青色包裹的沉绿，绿中窸

窣窸窣、嘈嘈切切、絮絮叨叨，是雨落，是风吹。雨

气和麦青气混合的气味，扑过来，让人晕沉沉，让

村庄晕沉沉。

祖母喃喃说：谷雨麦挑旗儿，立夏麦头齐。麦

子的道儿还远着哪！

然而，雨停日出，麦地在渐变，绿尖儿上挺出

一层鹅黄，黄浅浅，像毛茸茸的小鸡。我跟着祖母

去地边给小鸡采地米菜，见一地的麦子，有的点

头，有的摇头，像做团体操。

风，更暖了些，不大不小地吹拂着，除了风和

鸟，田野里很静。深深浅浅的青绿，由地上乱到了

树上。树叶日见浓密，叶底鸟鸣三两声，邈远，疏

朗，安逸，清凉。油菜棵子上，青豆荚一串串，露出

籽实初成的行迹。

祖母挑几支麦穗，揉一揉，择去麦芒，吹去颖

壳，掌心里剩下青青如玉的麦粒。我放在嘴里一

嚼，唉，只是一汪水儿呢，黏黏的、乳白的。

祖母说，有骨头不愁长肉哩。麦籽儿把架子

搭好了，就等灌浆了。

这些曾被困在冬天里的绿精灵，如今正悄悄

蓄势，为一穗收成而努力。从根须到麦秆到穗子，

乳白的浆液日夜奔涌，仿佛要将整个冬季和春季

的月光都酿成蜜。

没有一株麦子不爱春天，也没有一株麦子不

用尽全力，去成就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自己。

在路边

在凉风吹过的地方

紫玉兰

以高贵的冷艳

在暖融融的目光中

悄然地舒展

引来采撷的蜜蜂

引来蝴蝶翩翩

我想以蓝天为底

给紫玉兰拍一张特写的照片

无奈树枝太多太凌乱

紫玉兰

只有在梦中

给我一个不一样的春天

在树上唱歌
□张金刚

没有一株麦子不爱春天
□米丽宏

不一样的春天
□刘书振

（（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永远的“劳动者”
□陈晔

王律王律（（左一左一））


